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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沐 浴 着 周 王 朝 的 淳 朴 敦 厚 一
路 成 长，裹 挟 着 太 白 山 水 的 钟 灵
毓 秀 谈 笑 风 生，饱 蘸 着 亲 情 与 乡
情 酣 畅 淋 漓 地 自 如 书 写，清 拣 着
岁 月 与 阅 历 不 忘 初 心 并 砥 砺 前
行，徐 斌 会 在 宝 鸡 散 文 创 作 领 域
的 异 军 突 起，不 仅 给 沉 闷 已 久 的
太 白 县 文 学 注 入 了 巨 大 的 活 力，

而 且 也 给 文 学 陕 军 散 文 方 阵 的 壮
大 与 璀 璨，带 来 了 新 的 阅 读 亮 点
与阅读期待。

最 近 出 版 的 徐 斌 会 这 部 近 22
万字的散文集《掬情热土》，既是对
宝鸡散文界以地域性的亲情与涉己
性的阅历作为创作基点这一主流创
作方向的自然呼应与惯性融入，也
是对自己精神过往的一次重要的调
整与审视。

以父亲、姐姐、外婆等为亲情标
的，以故乡、年夜、回家等为情感触
发器，以端午、清明、腊八等为人文
催化剂，以黄柏塬、玉皇山、衙岭等
为地域性缩影，以农民工、步行街、
姜 眉 路 等 为 时 代 性 底 片 的 散 文 创
作，在徐斌会的这部散文集中占了
相当大的篇幅。这些浓情蜜意与缱
绻缠绵相互交织、粗犷精壮与剽悍
舒朗互为回响的文字，既是徐斌会
今生亲情与今世际遇的对唱，也是
他生命善意与人性标高的呼唤；既
是他时代粗粝与社会深阔的自我体
认，也是他时光荏苒与岁月静好的
本我余味。

文学是暗夜点灯的事业。坚持
文学创作就是坚持剪灯花，就是在
坚持擦拭不断被蒙尘的心灵之境。
作 为 宝 鸡 散 文 界 执 着 的 坚 守 者 之
一，徐斌会和他的散文创作，在取得
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创作成就与探索
经验之外，当然也有许多这样或那
样的值得商榷之处。

抛开别的暂且不论，就当代亲
情和当代阅历的书写而言，徐斌会
的写作，虽然在当地的文学创作领
域有了一定的辨识度与影响力，但
其 依 然 跟 一 些 专 注 于 地 域 性 散 文
创作与地域性史俗书写的作家们一
样，缺乏对当下时代跻身而出的那
种认知领域与审美智识上的指认与
超越。

文学史上一直所争论或作为衡
量文学作品境界大小的“大我”“小
我”一说，其实是很无趣的事情。大
我写得不好，大，就是小；小我写得
极好，小，就是大。到底是大我写作
还是小我写作，其实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你是否不负所处时代的使命，
你是用假嗓子在唱，还是出自真心；

你是用文字说出了那个时代许多人
想说出却不敢说、不能说或不愿意
大声说出来的话，还是描摹出了大
多数人所曾经共同有过的恐惧、自
信、或豪迈。

当代的作家，无论书写什么，都
不要小看当代性，当代性是水，文学
作品是鱼。这也许也是徐斌会，或者
说徐斌会们，今后的创作，所需要重
视或警惕的事情。

 （本报发表有删节）

当代亲情与当代阅历的抒写
—— 徐斌会《掬情热土》的创作原点探视

◎柏相

长 乐 塬 该 读 一 年 级 了 —— 它
被如此命名源于 2013 年面世的《西
迁！西迁！》。六年以后，那本书的
作者冯驱已有如下身份：中国工合
理事，工合国际委员，工合运动特邀
研究员，宝鸡工业历史研究专家，金
台区政府特聘专家。由他命名的这
处工业遗址更是声名显赫：国家首
批工业遗产，陕西省首批文化遗址
公园，中国工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全国第八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尽管如此，冯驱还是犯过重
大错误——“塬”字是“园”字之误。

《 现 代 汉 语 词 典 》对“ 塬 ”字 的
释义只有一项：西北黄土高原地区
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高地。长乐塬
实际地形地貌与此对照可见，别字

“塬”更形神兼备，惟妙惟肖！既如
此，不妨将错就错吧。

截至目前，尚未买门票“入园”
的观众已然数以千计，不知他们是
否意识到：依次进入视线的竟然是
一群房，一群各具特色的房！谓予
不信，就请随我移步：

正对园区的这幢小楼实在不起
眼，只 是 它 正 门 上 方 镌 刻 的“ 福 新
申新大楼”六个民国时期流行的美
术字，似乎在严正地警示你：不可
造次！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国民党
元 老 吴 稚 晖 曾 在 大 楼 竣 工 时 题 词
褒奖的史实，更显示了它不容小觑
的分量。

大约是西北建筑材料尤其是水
泥和钢筋奇缺的形势所迫吧，由著
名设计师王秉忱设计的这幢大楼，
建造时遵循了“就地取材”的原则，
除四个雨棚使用了钢筋水泥外，基
本使用青砖和木材。这幢大楼的风
格独特，具体表现在：大门转角的
青砖全部用手工打磨出圆角，每个
窗下镶嵌方便逃生踩踏的砖块，南
立面采用中国传统风格的八角窗点
缀，全楼铺设木地板，房间内设有壁
炉采暖，会议厅使用通体落地窗采
光。设计如此新颖，至今还有读建筑

专业的大学生前来参观、临摹。
办公楼是干什么的？答案不言

自明。但你可能想不到，这幢大楼竟
然与“军事”发生过两次联系！

二楼前厅内，曾经陈列着一枚
航空炸弹壳（复制件），它是 1940 年
9 月 2 日日寇飞机轰炸申新发电厂
时未爆炸的“天上来客”。1943 年 4

月 14 日办公大楼落成后，厂里派木
工做了个底座，把它安放在楼内。第
二次的“联系”更紧密。1949 年 7 月
14 日清晨，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司令员彭德怀带人进入福新申新大
楼，在三楼架设四部电台指挥扶眉
战役后期作战。

抗 日 战 争 时 期，中
国工业领域发生过两件
大事：一曰迁厂运动、一
曰工合运动，这两件大事
都与宝鸡密不可分。工厂
西迁，奠定了宝鸡作为西
部工业重镇的基础；工
合运动，则使这座城市戴
上 了“ 工 合 城 ”的 桂 冠。
宝鸡在工合运动中的业
绩和声誉源于如下事实：
工合运动的中心在西北，
西北地区的工业合作社
到 1940 年底已发展到五
百多个，而工合西北区办事处就设
在宝鸡，宝鸡是工合运动的核心区
域已成研究者的共识。至于具体的
论据，则全部装在办公大楼斜对面
的薄壳车间里。

何谓“薄壳车间”？其实，这种
1954 年 4 月按照苏联援助的图纸建

成的房子全名叫双曲拱薄壳车间，
其建筑特点是房顶无梁，受力作用
分布在四个墙角上。这种顶上叠着
一摞“五花肉”的房子以前是面粉库
房，现在则展陈着大量工合运动的
珍贵史料。

窑 洞 的 具 体 诞 生 年 代 难 以 考
证，但有资料显示：“穴居式”民居

史可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由于它是
生土建筑，特点是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共生，简单易修，坚固耐用，冬暖
夏凉，它的基本功用是住人。但长乐
塬上这 24 孔已经存在 78 年的窑洞
则无声而又不容置疑地告诉你：不，
它还可以是生产车间。

用 来 做 厂
房的窑洞出生于
1941年2月28日，
孕育时间则长达
一年又两个月，问
世后赢得一片赞
誉，它们是“防御”
的产物。

工 厂 生 产，
厂 房 是 必 备 要
素 之 一，但 在 那

个年代，修建厂房竟然成了一种奢
望！据统计，抗战期间，日机曾多次
空袭宝鸡地区，而申新又是重点轰
炸目标，盖得再快，也赶不上飞机炸
的速度。于是，申新总经理李国伟向
多方征询意见后，决定在陈仓峪下
开挖窑洞，当作地下车间，抵御日军

空 袭，坚 持 生 产。还
真 是“ 英 雄 所 见 略
同”，这个设想一经
提出，便得到了中国
工合的发起人之一
和重要领导人路易
· 艾黎的肯定，后者
还建议修建窑洞车
间可以参照斗鸡台
隧道的地质资料进
行施工。车间内部有
7 孔窑洞长达 60 米
以上，最长的达 109
米。7 孔长洞被 6 孔
横洞贯通，形成纵横
交错的网络，窑洞总
长度达 3.5 华里。申
新纱厂把全部前纺
设备和 1.2 万枚纱锭
安装在洞内，成功地
抵御了日军多次空
袭。万枚纱锭进窑洞

（并且是开机生产而非简单存放），
这可是亘古未闻的奇事啊！就连学
贯中西、见多识广的文学大家林语
堂先生都曾感慨地说：“这是我见
到的中国抗战时期最伟大的奇迹之
一，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新西兰—
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荣大伟进洞后的
观感更是发人深思：“参观窑洞车

间时我感到精神振奋，看到了中国
人的不屈精神。”可见，充满窑洞车
间的，不仅有机器、纱锭等当时的稀
缺物资，更有奋起抗争、宁折不弯等
千金不换的精神力量。

与前述三种功能各异的房子相
比，乐农别墅最符合“用于住人”的定
义。这座 1943 年 8 月 5 日落成的别
墅同前述那栋办公楼一样，也是著名
建筑师王秉忱的作品。别墅虽是长乐
塬诸建筑中标准最高的，但所用材料
其实很普通：青砖外墙，青瓦屋面，
松木地板。房间内分为主次卧室、笼
箱间、衣帽间、阳光室、浴室等二十余
间，楼内设有壁炉采暖，家居设施十
分齐全。因是总经理李国伟送给岳父
荣德生的 69 岁生日礼物，终生以工
为业且被称为“棉纱大王”的老泰山

又名不副实地以“乐农居士”为号，别
墅便被以“乐农”命名。有意思的是，
这座建筑一直被保存至今，其主人却
一次也没住过，倒是国共两党的一些
重要人物为它增辉，其中就有两位中
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49 年 7 月 20
日夜，彭德怀在这里住过一宿。当年
底，即将进军西南的贺龙率军路过宝
鸡也在这里小住时日。

长乐塬的房子既非住宅也非商
用房，从本质上讲，它们都可以归入
厂房类别。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就
连其中最年轻的薄壳车间都有资格
刷老年卡了。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一、建筑质量优良；二、它们屹立不
倒似乎是在等待一个再次被利用的
机遇。还真被它们给等到了，从 2017
年至今，长乐塬工业遗址公园已经
获得了一张名片两面印都盛不下的
头衔。近期，随着“工合之光”组团告
竣的脚步声日益临近，进行主题教
育活动的，领略窑洞车间真面目的，

“回老家”重温儿时梦的……纷至
沓来。但不管你是做什么的，来自何
方，是细细品味还是走马观花，“震
撼”这个词是观感中必用的。

“ 长 乐 塬 ”现 在 已 经 从 生 僻 词
一变而为常用词，正在开发之中的
文化旅游城也被冠以“十里荣耀”之
名。这个“荣”字实在是巧用了一个
双关词。一方面，申新姓“荣”；另一
方面，当过共和国副主席的荣毅仁
曾被陈毅副总理称之为“红色资本
家”，荣家企业走过的确实是一条荣
耀之路。这些以房子为外在形态的
遗址、遗迹，装在它们里边的不也是
荣耀之物质、荣耀之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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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作联   题宝鸡装备制造

悬联求对
出句：以德为邻，门前总有春风漾

（蔡  哲）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潜海飞天，科技强军圆国梦；
翻山越水，宝鸡装备显神威。（薛永祥）

雄踞五百强，西府科研皆利器；
饮誉八千里，宝鸡制造更辉煌。（张录军）

铁甲奔流，方阵铿锵，科技兴军看重器；
宝鸡制造，精工装备，强国追梦建奇功。（魏克轩）

桥梁通四海，钢管绕全球，诚信千秋赢盛誉；
宝钛助航天，轻装资军备，精工万里耀神州。（吴岱宝）

蛟龙探海，旋翼入云，细数神州利器无穷，继往开来中国梦；
责任如山，前程似锦，勇攀科技高峰不悔，争奇斗艳宝鸡新。

（张蛟龙）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
贺十二届书法篆刻国展宝鸡展区开展

出句：

文化大咖，为美丽宝鸡助力，再亮周秦名片（张峰青）

应对：

精神沃土，为腾飞华夏生花，久呈唐汉辉煌（张红莉）

关中天下，携驼铃丝路回声，平添泾渭汉风（于  萍）

贤儒雅致，给和谐城市增辉，传扬石鼓遗风（何熙祥）

陈仓新景，给繁荣丝路增辉，更添华夏雄风（李周宣）

蒹葭沃土，促温馨古城升华，遍刮西府诗风（牛新建）

女排高手，给文明中国增光，重添盛世华章（高有望）

青铜重邑，邀庄严古董发声，溯究华夏根源（雷丙应）

风光独秀，给神奇太白增辉，永彰山水景观（张  驰）

长乐塬的记忆
◎袁智强 冬

夜
纺
车
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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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周秦风

冬天，乡村的夜晚来得早。
太阳一落山，地面就升腾起一

层薄薄的雾气，雾气从渭河滩的稻
田以及台地钻出来，随着凛冽的寒
风漫进村庄，很快地将村庄包裹。
暮归的牛羊和农人，穿梭在烟雾缭
绕的黑黢黢的村巷中，像是从远古
的神话中走来。

月牙和寒星点缀在浩瀚的夜
空，营造出一派空廓而又冷清的夜
景。随着西北风的呼呼吹刮，空寂
的村巷和院落中，传出一阵阵“吱
咛咛咛，嗡嗡儿吱——”的纺车纺
线的声音。

纺车声不单只从某一户人家
的院子传出，几乎村庄的每一户人
家，女人们都会利用这漫长的冬夜
时光，坐在一架架纺车前，将一捆
捆棉花捻子，纺成细细的棉线，为
开春之后的织布做着准备。

这是儿时北方关中冬夜里的
一道风景。这风景，由于浓浓夜色的覆盖和刺骨寒
气的阻隔，外人无缘观瞻。而生活在乡村的人，经年
累月，早就司空见惯，不会有人注意。

我的母亲，就是在这被人忽略和漠视的每一
个冬夜里，坐在炕头的纺车跟前，在昏暗的煤油灯
下，不断地一手摇动纺车冰冷的木把，一手轻轻地
挥舞着，抽出绵细的白线。她那由于受冻干燥而皲
裂的双手，有时候是红肿的，有时候还会流脓和出
血。但，一个农家主妇必须独自承担的纺线和织布
家务，不会因天气的寒冷而停止。冬天的白昼短且
不说，母亲跟所有的农村妇女一样还要到农田里劳
动，哪有闲暇时间坐下来纺线。而棉花分到家里来
时，本身节气已经是寒冬，唯有在这漫长的冬夜，她
才有充裕的时间可以静静地坐下来，把棉花弹出
来，再搓成细长的棉花捻子。

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坚韧和能干像是与生俱来
的。每一位母亲，都会在女儿很小的时候传习绣花、
纺线、织布、做饭、剪窗花、缝衣服等据说是女人们必
须具备的“女红”。我不知道母亲是在几岁的时候，由
外祖母传授给她纺线和织布的技能。但我知道，姐姐
八九岁时，就在寒冷的冬夜里，跟着母亲学习纺线，
并在十岁时，占据了一辆纺车开始独自纺线。

对这种熟悉的没有人提及的纺线声，我的感情
是复杂的，有时候喜欢听，有时候又怕听。喜欢听是
因为从我懂事时起，每年的冬夜里都会自觉不自觉
地听见它，那么熟悉，就像是小夜曲，那么悦耳，那
么动听，又像是催眠曲，我常常是在母亲不间歇的

“嗡嗡儿吱——”的纺线声中进入甜蜜的梦乡；我怕
听到这声音是因为每当半夜从梦中醒来，一睁开惺
忪的睡眼，就看见母亲还坐在炕头的纺车前，不知
疲倦地纺线。随着纺轮快速转动而飘逸在屋中的棉
屑，附着在母亲的头发上，在煤油灯昏暗的光照中，
她红肿的眼睛布满血丝，我心感疼痛。母亲轻轻地
摇动纺车，一根根棉花捻子纺成一咕噜一咕噜圆实
的线锭子。这细细的长长的棉线好像不是从棉花捻
子上抽出，而更像是从母亲羸弱的身体里抽出来一
样，一夜夜地剥蚀，一夜夜地熬煎，母亲消瘦得就如
一尊蜡像。

夜已经深沉，而母亲的纺车依然嗡嗡儿吱地
响。坚毅而刚强的母亲，用她最原始的劳作，向村庄
传达出她对寒风的蔑视。

纺车的声音慢慢地淹没了西北风的呼啸，淹没
了冬夜的寒冷，弥漫在村庄静寂的院落里，飘逸在
幽深的村巷中。听着纺车的声音，我心里涌上一股
暖流。虽在严寒的漫长冬夜，我却依然能够看见春
天走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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